
为什么说真正的机器人除了大脑还需要一个“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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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给计算机带来了智能，但要实现真正智能的机器，我们也需要把我们的身体

借给它们。

目前，计算机无处不在，得益于互联网，它们已经渗透到我们的个人、社会和政治生

活中。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它们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我们正处在一

个十字路口。

简单来说，越来越多地信任我们的机器是一个问题。比起普通人甚至受过教育的人不

是很了解计算机，要紧的是计算机并不是很了解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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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越来越多地在没有人类提供来自现实世界的信息的情况下处理现实世界的各种

问题，这极大地影响了它们为社会做出良性贡献的能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需

要在我们——工程师、技术专家、社会学家、记者、伦理学家以及我们所有人中讨论、

设计、研究和构建计算设备的方式上做出巨大的转变。

现在，我们需要赋予它们一个智慧的化身。

大约十年前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由于长时间在电脑前工

作，我患上了慢性的腰背和臀部疾病，大学毕业几年后，这些症状达到了最严重的程

度，为什么我使用科技会伤害我的身体呢？

长期的慢性疼痛管理激发了我对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的兴趣。这最终催生了纽约大学

的交互式通信项目，我最近在那里完成了为期三年的身体与计算交叉领域的实验和研

究。

在纽约大学，我创造了交互式性能和创造性的工具，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学得越多，

我就越能理解人们和现实世界互动与他们和虚拟世界互动之间的巨大鸿沟，我开始认

识到我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的东西：总的来说，计算领域关注的是大脑，而忽略了身体，

这一点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精神和社会福利。

不一定要那样，不想那些抽象的概念，先来想象一下不远的将来的一个周四上午。



你的闹钟响了，一觉醒来，你感到神清气爽。你睡醒的时间比你设想的要晚一个小时，

但你不必担忧。闹钟知道你的睡眠模式，当你完成你的睡眠周期时，它就会响起；你

的日历已经因应你多睡的时间进行重新调整。饿了，你去到厨房，在那里，你的食品

杂货配送已经根据你的生理状况、一年中的时间和即将到来的周末计划进行了优化。

你洗完澡，穿好衣服，然后走向外面的无人驾驶汽车，那辆车正好能及时到达送你去

上班。在路上，你舒服地靠坐在座椅上，浏览一些专栏文章和当地初选投票方面的政

策文件。你的手腕上近乎无法察觉的腕带可以让你的手指控制隐形眼镜上的图像，你

也可以通过耳后的一个微型监听设备控制声音。你的智能操作系统已经收集了你昨晚

要求的所有东西，核查了它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并为你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视听简报。

你通过语音完成投票，然后用你独特的手势签名。

这里有每个科技乐观主义者的灵感源泉：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科技无缝地融入我们

生活，让我们变得更有工作效率，生活更加平衡；在不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不影响我

们做有意义工作的能力、不影响我们与所爱之人共度时光的情况下，赋予我们超能力，

让我们变得更好，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

诚然，如果说我们在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学到某样东西的话，那就是有一些意想

不到的影响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影响和应用都是美好的。事实上，这个世界也是

每个科幻作家的灵感源泉，想象反乌托邦的基础。

乌托邦式的愿景依赖于基于每个用户和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来运作的技术。这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比被普遍认识到的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性更难想象。尽管如此，让我们暂



且保持乐观。想象一下，我们想要开始朝着科技乌托邦的方向努力。我们如何才能理

解一个用户的最大利益呢？

传统的设计智慧建议我们研究用户，研究她的行为，研究她的需求。

今天的计算机将用户归结为一组通过键盘和鼠标输入的不连贯的使用数字，也许是一

个二维网络摄像头。但用户十分复杂。得益于人类数十亿年进化学习的成果，用户可

瞬间处理和存储来自多种感官的信息，每秒钟进行多次处理。然后，她根据这些数据

来做出个人和社会方面的决策。

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一个科技乌托邦——让电脑在我们的个人和共同生活中扮演可靠

的角色——我们需要帮助电脑变得更像人类一样思考。我们已经给予了他们我们人类

的思想。我们现在也需要把我们的身体借给他们。

以下是可帮助我们往这一方向推进的一些建议。

#全面定义用户

上世纪 90 年代，唐·诺曼(Don Norman)在苹果公司发明了“用户体验设计”一词，

因为他觉得设计领域缺乏语言来涵盖一个人使用系统的体验的“方方面面”。从那以

后，他第一个承认，“用户体验设计”这个词已经被过度使用了，而这个概念却还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



大多数的设计仍然过于狭隘地定义“用户”——只是考虑她试图执行的脑力任务，但

很少或根本不考虑她的身体。结果就是给用户带来数小时之久的离身计算时间，而且

常常会带来身体、自尊、生产力和社交技能方面的伤害。

有些人可能会说，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硬件设计师的职责所在。这不是废话吗？

软件开发者为数十亿用户设计即时的体验。尽管这些开发者是在硬件的范畴内工作，

但是他们有很大的灵活性。例如，Facebook 选择设计一个无穷无尽的信息流，让人

们长时间沉迷其中。它本可以设计一个三分钟内结束的信息流，然后鼓励用户停止看

手机，抬起头来，或者活动活动一下颈部，又或者出去散步。在如今由广告驱动的网

络环境中，这听起来很奇怪，但社交媒体用户更喜欢可培养健康行为的应用，而不是

容易让人上瘾的应用。

如今，我们重塑我们的脸来迎合二维相机，扭曲我们的脊椎来手机上网，选择玩手机

而迟迟不去睡觉。在设计未来数字体验时，这些负面影响必须是软硬件开发者优先考

虑的问题。假装科技与身体、精神和社会康乐不存在紧密联系，不仅是脱离现实，而

且是十分危险的。

要变得将用户视作完完整整的人，需要付出一番功夫。具身化如何影响用户的需求和

能力呢？听觉、视觉、说话、感觉、味觉和嗅觉如何影响他们完成任务的欲望和能力

呢？在当前计算会话以外，任务如何随用户转移？当你从用户全天 24 小时的整体角



度思考时，用户体验是什么样子的？设计师如何识别和调解个体之间看似无限的多样

性？

#质疑“智能”

从市场营销到制造业，“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这两个术语被用于各行各业，但

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和工作原理的人却少之又少。

这些定义本身就有问题。机器“智能”和“学习”常常与人类的多样性联系在一起，

并被归为一个从低到高的“通用智能”概念。事实上，在计算领域，各种不同的“智

能”正变得越来越专门化——例如，有的针对下棋，有的针对水果分类。

将计算机和人类智能混为一谈，会在科技界内外造成混淆，对人们的理解和创新造成

制约。我们可以通过改进我们用来区分机器和人类的语言来弥补这一缺陷。实践者、

学者和思想家应该考虑使用一个新框架来讨论这一领域。从神经科学和教育学角度去

讨论是个不错的开始，尤其是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

语言是问题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和机器学习方式的根本差异。要理解这个问

题，看看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理论是指，我们的身体启发我们的思想。它超越了身心联系，假定心智“产

生于我们的大脑、身体和身体体验的本源”。相比之下，计算机是通过不透明的人工

神经元学习的，这些神经元是用缺乏物理基础的预处理数据来训练的。

机器智能会从类似人类的身体意识中获益良多的观点并不新鲜。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艾伦·图灵(Alan Turing)就讨论过这个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

具身认知进入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讨论。最近，IBM、Facebook 和其他地方的研

究人员也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但是，这一概念的应用的复杂性丝毫不亚于身体本身，

要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尚需时日。

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来扩大我们的知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将

会继续探索具身学习。在受这项研究影响的领域工作的人以及跟踪报道的人也有责

任。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着长远的影响。我们不要假装了解未知

的东西。相反，让我们参与进来：阅读，提问，理解技术的力量和局限性，然后质疑

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当然，许多的人工智能(如前面提到的棋手)并不需要理解人类在生活中呈现出的细微

具身差异。但是扮演社会角色的人工智能需要。今天，我们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参

与刑事司法系统，缓和我们的政治讨论，改革我们的经济。虽然创造完全模仿人类身

体的机器也许是不可能的，也不可取，但深入了解身体在智能和学习中的重要性，会

有助于计算机更好地理解我们外包给它们的各种复杂问题。



#从具身的角度看待数据收集

计算机最初是做来解决分析问题的，而现在却被用来与整个世界进行交互。机器学习

确实在帮助计算机向社会角色转变方面显示出了潜力。但它揭示了一个核心难题：数

据。

机器是从通过鼠标和键盘等媒介从网上收集的数据学习的。其结果是远离了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所吸收的丰富的具身数据。

如果我们想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们就需要填补这一缺口。

在计算领域的发展早期，信息输入方式是有限的。而移动和可穿戴技术的飞跃发展则

在这方面带来了过剩。我们现在可以检测运动、位置、方位、深度、生命体征、声音

等等。我们还拥有越来越强大的连接、存储和计算能力。我们能够开始改变人们与计

算机交互的方式，并最终改变计算机理解人类和他们所在的环境的方式。

但是数据的具身观不仅仅涵盖收集范畴。正如我们在我们的真实身体中拥有某些不可

剥夺的权利一样，我们也必须将那些权利延伸到我们日益扩展的自我。

道德伦理和隐私法很少能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我们应该比它们更小心翼翼。政治和

商业领袖需要认清当今的现实，优先考虑数据和隐私政策；提出这些担忧的思想者应



该得到及时的关注。设计师和开发人员可以通过积极主动和考虑潜在的负面结果来完

成他们的职责。

建议人们放弃更多的个人信息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对数据收集持谨慎态度，很多人

可能也是如此。不过，我同意知名互联网未来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说法，即

“跟踪用户”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与其与之抗争，不如让它变得更好。

我认为，如果我们本着人道和责任的精神采取行动，将会有很多的收获。今天收集的

数据将为未来的项目和环境奠定基础。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也能做出明智的软件和硬件。说回全面定义用户的问题，除了键盘和鼠标输入的信息

以外，我们还能学到什么呢？环境、情绪、触摸、运动、温度、声音、气味或味道如

何影响用户呢？

没有计算机作为中介的话，我们无法完全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通过更智

能的收集方式获得的数据会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呢？重点是：如果像凯利说

的那样，“我们不是真正的存在，而是‘变化过程的存在’，”经过重新构想的信息

如何能在我们的旅程中给我们带来助力呢？

#意识到我们正在转变思维模式

30 年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一直在改变世界，而在短短 5 年内，智能手机和社交媒

体的加速普及更是让计算机变得无处不在。与此同时，得益于大数据、更快的处理器



和深度学习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领域迎来了一波发展浪潮。这些因素汇聚在一

起，创造了一种模式转变。

模式转变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但是新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受到旧的思维方式的阻碍。

以网 页设 计为 例：移 动设 备在 全球网 络流 量中所 占比 例超 过 50%(而且 还在 不断 攀

升)，但大多数设计师和工程师首先聚焦的是桌面、键盘和鼠标，其次才是移动设备

和触控设备。

新思维的形成需要时间。它需要大量的智力资本。这个过程是混乱的、丑陋的，有时

会产生糟糕的念头。强迫自己深刻改变思维是很难的，尤其是当我们所知道的一直以

来都奏效的时候。

但要想实现真正的创新，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可能性的沼泽中跋涉。只有真正的创新才

能确保，当我们在 20 或 50 年后审视我们的技术时，我们看到的是反映我们的肉身

人性的系统，而不仅仅是反映我们灵魂深处的黑暗角落。

#多散步

我们对身心联系没有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解释。也许这是因为没有“逻辑上”的方法

来理解我们通过肉身所直觉到的东西。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体告诉我们是谁，

以及我们如何与自己、他人和我们共享的环境相联系。



我们当前的互联技术将我们带离我们的身体。它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一个由大脑输出而

不是身体输入的基础所定义的地方。要创新发展这种关系的方式，我们需要继续探索

我们在离开我们的设备的时候究竟是谁。

几周前，我正准备把我最初的想法写在纸上。我多次出去散步，而后才有了这篇文章。

第一个下午，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想，我是否总要远离我的科技产品，去感受当下，扎

根于我周围的世界。今晚散步以后我得到的答案是：这将取决于技术在我周围的世界

中扎根的程度。

所以：出去走走，离开你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利用这段时间去理解你的身体是如

何 启 发 你 的 。 然 后 将 这 种 理 解 带 回 到 你 的 技 术 工 作 当 中 。 想 想 弗 吉 尼 亚 · 伍 尔 夫

(Virginia Woolf)吧，她就是在英格兰南唐斯丘陵散步，以此来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

我们正在打造未来的“蜂巢思维”。它了解那个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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